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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婉珍（壮族）

□□ 黄诗敬（壮族）

在母亲含情的眼中
我始终是长不大的闺女
阳光抚慰羽翼渐丰的翅膀
跃跃欲试
却始终飞不出
我那亲爱的母亲
爱的臂弯

没有告诉母亲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武汉的前夜
在即将万家团圆的鼠年春节
只是学着前辈的样子
以白衣天使的圣洁
加入驰援武汉的行列
没有悬壶济世的豪言壮语
没有医者仁心的庄严表白

没有母亲时常唠叨的叮咛
寒风瑟瑟
夜雨潇潇
春雷滚滚
我那亲爱的母亲
请不要为我牵挂
我知道您一定默默祈祷
祝福女儿平安归来

故乡远方的母亲
手扶门框
望眼欲穿
望不到闺女回家的身影
冰冻而苍凉的大地
注定这个春节
沉寂而失落

凭窗遥望您的方向
我那亲爱的母亲
这个特殊的春天
我真不习惯
不习惯没有您的叮咛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
因为
这是我们白衣战士崇高的圣战
这是为抢救生命与时间赛跑
这是国难当头儿女披挂的冲锋

我那亲爱的母亲
待到来年春暖花开
我一定兑现承诺
月下花前
再一次聆听您温馨的叮咛

□□ 韦朝恒（壮族）

没有母亲的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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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祥周（壮族）

“女人是一个神圣的美丽的物类……”法国
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说。自懂事起，我最先感受
到美的光辉，源自母亲身上充满的仁爱柔和的
气息，“生而为女”的愉悦便油然生发。

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有点知识，有点
文化，会唱歌，能跳舞，当过两三年乡村教师。
她雀跃过的土地，玉米株株葱茏，黄豆粒粒饱
满，南瓜个个滚圆，红薯口口香甜，她白皙的脸
上既有朝霞的鲜妍，也有晚霞的绚烂，有时候多
姿的彩虹也来凑凑热闹。她微微一笑时，山色
青青，她朱唇开启时，水波潋滟。爸爸在山的那
边轻轻呼唤，蓝天上的白云便驮来妈妈巧手绣
制的腮花，我在来年春风化雨的二月降生了。
我睁大双眼，挠挠小脑袋瓜，懵懵懂懂地打量着
人间烟火，妈妈灌输给我许许多多的蜜糖，我在
自然的笑靥中舒展成长的筋骨，这是一个新奇
的世界，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后，妈妈忙碌的身影
就时常投映在我心灵的幕布上。这个时候，她
是一个农民，那些知识和文化早已融进骨血，坚
韧成一股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激情。她把解放鞋
捆绑在柔弱的脚上，爬山砍柴，用汗渍盐漫的茧
子磨搓出生活的华章，装进胸膛的天空蓝莹莹
的，小麦色的肤色在山旮旯里惊现北方的质感，
那是扎实投入生活应有的坚强皮相。你能想到
的甘甜，是金灿灿的玉米苞谷里大枚大枚的胚

芽，而那些活色生香的胚芽里，既有自然的造
化，更有母亲用辛劳酝酿的琼浆玉液。当我用
唇齿揭开温饱的真相时，正是母亲肩挑农家粪
水一步三摇晃弯过田畴的剪影，然后埋头理清
土疙瘩纹理时的虔诚，那些希望的种子便在母
亲用身躯搭的棚架下生根、萌芽、破壳，长成青
春的俏模样。我记得，当时的黄昏里有人间最
袅娜的炊烟，还有悦耳动听的黄鹂音声，加上两
三头闲游的小牛，三五匹定力超强的黑马，我的
羊角辫和着归圈的山羊的咩咩声蹦跳过小菜
园，那些偷偷冒出青苔的栅栏也欢欣地生长着。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母亲已扩建
好一间厨卫共用的火砖房。记得，我喝着喷香的
玉米糊时，母亲就取下一把合手的弯头柴刀。我
在嚼甘甜的炒黄豆时，两根结实的柴索已经在母
亲的腰间套好了。当农家菜翠绿的汁液流进肠
道时，一条光滑的扁担抢先冲在母亲前面。山上
那些突兀的石头龇牙咧嘴迎向她，母亲只是微
笑，温柔地躲闪而过，那些丛生的荆棘调皮地刺
耍着她柔嫩的肌肤，她只是佯装嗔怒，几秒过后
又如过山风一样清爽怡人。她挥舞柴刀的果敢
样子，那些纤细的草木服服帖帖横躺着，那些壮
实的林木大气不喘地侧卧而下。她和父亲一起，
共同托起初升的太阳，而母亲顺路采撷下的月牙
和星辉则赋予子女们精神的滋养。大山深处，
群山连绵，母亲也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坚强，和

泥、打砖、烧砖，风里来雨里去，脸上的红褐色光
晕跟火砖一同砌成一个爱的城堡。新家的每一
块火砖上都有阳光的味道，汗水的芬芳，血气的
醇香，每次母亲与父亲相视而笑的情景，都成为
我逆行路上的精神动力。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跟随父亲走
出了大山，搬到一个叫做江南的大乡村，全家寄
宿在一个经商的亲戚家。母亲和父亲又一次白
手起家。在那个同样七分是山石的地方，当裁
缝的母亲和当司机的父亲合奏起生活的歌谣。
在这里，作为子女的我们仨获得了更为优厚的
教育资源。为此，母亲和父亲一样起早贪黑，苦
心经营一家的生计。然而，好景不长，市场上销
售的成衣物美价廉，路上跑运输的竞争激烈，五
口之家的生计愈发困窘起来。

在困顿的日子里，母亲去收购大量的水泥
袋，然后拉到溪水边，挽起裤脚，赤手刷洗那些
沾满水泥粉尘的袋子，硬结的一小部分用手掰
扯掉，然后把这些湿漉漉的干净的水泥袋装上
车，或扛或挑，或拉或运弄回家。一番晾晒翻晒
后，又收拾回屋码放整齐，随时备用。我在周末
闲暇或寒暑假也被拉去帮忙，手脚泡冷水是必
须的，低头弯腰是一定要学会的生存技能。她
凭着裁缝手艺，把水泥袋进行裁剪，然后车制成
大小不一的收购袋，批发卖给经商大户。在改
善生活的同时，母亲还帮跑运输的父亲补贴一

些汽车换轮胎、零配件磨损等费用。总之，家里
的大小事，亲朋好友的烦心事，母亲方方面面都
会照顾到，她也会受到病痛的折磨，她也有不能
说出的苦难，生活把她磨炼成了一个无所不能
的人。

后来，作为儿女的我们仨，成家的成家，立
业的立业，我们经历的所谓艰难困苦，对于母亲
来说，不是人生的绊脚石，而是成长的历练，她
常说缺胳膊少腿都算幸运的，只要好好地活着
就是最大的胜利！近些年，母亲常犯风湿病、颈
椎病、胃病，问及父亲，他说母亲的病是多年操
劳累积下来的。母亲现在的状态很好，遇事多
作宽慰，或唱唱歌，或跳跳舞，或三五好友相约
游玩，对子女时常叮咛，她的脸上看不见风霜，
骨子里挺起的自信亭亭玉立，她比年轻的时候
还要好看耐看，我想，生而为女，就要活成母亲
那样的美丽坚强！

“喂，婉儿啊，再过几天，就是农历三月
三了，近期春雨濛濛，现在的枫叶长得更加
青翠水灵了，我要准备给你们做爱吃的五色
糯米饭了！”

“哦，好啊！”听母亲如此一说，我就好像
立刻闻到了枫叶那清香了，心里也跟着愉快
起来。

“对了，今年三姑、五叔、大舅……他们
都过来，这次过节放假，你们一家子也会回
来吧？可别再让大家伙儿失望咯……”

母亲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
我虽然不喜欢母亲的唠叨，但却有一种莫名
的依赖，那是母亲与儿女间的念想和期许。
我微笑着倾听，不停地“嗯、啊、哦……”以此
作答。

在我们壮乡，农历三月三是我们壮族特
别隆重的传统节日，而且民间活动丰富多
彩：有青年男女赶歌圩择偶的，有成群走亲
串友的，有家族集体祭祖的……其热闹程度
与场面盛大，堪比每年的除夕和春节，但其
意义又与之不同。就我来说，对用于制作黑
色糯米饭的枫叶却情有独钟。她那淡雅的
清香，既是春天的味道，又是家乡的味道
——更是家的味道。

的确，每年农历三月三即将来临，壮家
人就开始收集、制作纯天然的五色染料。备
料这项工作大概需要准备两三天时间。等
到三月三那天一大早，壮家人就将自家碾好
的糯米浸泡到五色染料汁液中，泡到糯米汲
取了各种颜色、吸饱水分后，就捞起蒸上，没
多久，色、香、味俱全的壮家五色糯米饭就可
以上桌待客了。那天，壮家人都会盛情邀请
亲朋好友来家里欢聚一堂，鸡鸭鱼肉，好酒
好菜，盛情款待，家家客主都其乐融融，边吃
边聊，“把酒话桑麻”……临了，送客时，主人
还会特意给每家装上一大团五色糯米饭
……此时，自家人如有缺席，自然是对客人
的极大不敬。因此，母亲才这么迫切希望我
今年也能回去过节。

由于每年“三月三”，娘家都会请上三五
桌亲戚来欢度这个传统节日。因此，需要备
料做五色糯米饭的材料也是挺多的，尤其是
枫叶这一主打染料。想到父母已经上了年
纪，行动也不如以前灵活了，我不放心老人
家辛苦登山爬高，采摘成担的枫叶。另外，
自己也想为这次难得的相聚尽点微薄之
力。所以，为了给母亲一个惊喜，这次节前

的周末，我提前回娘家，想帮父母亲上山多
采摘新鲜的枫叶。

因为我先生是汉族人，婆家从来不过
“三月三”。因此，每逢“三月三”即将到来之
际，我便对娘家倍加思念。毕竟，阳春三月
里，不仅有鸟语花香，还有枫叶飘香，有五色
糯米饭，有儿时的伙伴，更有那大院门外那
棵苦楝树下那至今仍意犹未尽的童年游戏
……总之，三月的这个节日，装满了我七彩
的童年，承载着我的快乐、幸福。三十几年
来，这种感觉，不仅未曾离开过，而且记忆犹
新。

在那七彩斑斓、如梦似幻的童年记忆
里，上山采摘枫叶和制作糯米饭这些事则是
我最为钟情的。

驱车返家，未进家门，我就听到了碓子
“咚咚——叮当，咚咚——叮当……”的响
声，顿时，一股股枫叶被碓子砸碎后渗出的
清香扑鼻而来，那么浓郁，沁人心脾，令人心
旷神怡。原来，父母亲早已采来了鲜嫩的枫
叶，并用院子里的碓子在进行加工了。那浓
郁清香，正是从那一起一落的碓子头，随着
春风飘送到门外来的。

砻子和碓子，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
们壮家人用来碾米的工具。父母用这种传
统方法加工大量枫叶，可使枫叶砸得更细
碎，泡水后，黑汁更浓稠，染出的糯米会如椭
圆形的黑珍珠般乌黑发亮，蒸出的黑色糯米
饭，更是溢满枫叶清香，一经品尝，唇齿留
香。

听到大院的开门声，母亲抬眼见了我，
立刻停止了手上的活儿，眯缝着双眼，笑了
起来。父亲也停止了脚下的活儿，回头对我
憨笑着。他们的笑容那么舒展，但额头上的
皱纹却深深褶皱着。是啊，生活，逐年好了；
枫叶，也逐年香了；但是，父母的皱纹却也逐
年被刻深了。

“爸，妈，你们都上了年纪，腰身也没那
么硬朗，手脚更不灵便了，应该等我回来一
起去采摘枫叶呀！”想着高山密林里的枫树，
我立刻替他们感到担忧。

“傻孩子，就你那身子骨儿？哪能跟我
们常年劳作的人相比呢？”在父母眼里，孩子
永远是孩子。

或许是春风太过热情，又或许是枫叶的
香味太过浓郁，面对父母如此灿烂的笑容，
我双眼竟然被熏出了眼泪。

生而为女，美丽更坚强

吴英群遗失户口本，户号：
590004372，声明作废。
农冬贵遗失户口本，户号：
620290，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山歌唱到联合国
编者按：2016年11月，广西学者歌王覃祥周与妻子

韦淑英（壮族山歌手）到美国纽约观光旅游，他们在联
合国总部大楼前留影。激动之余，夫妻二人深情地唱
起了山歌，吸引了当地市民和游客——

今天来到联合国，
心中感到很快乐；
办公楼前留个影，
人生处处都有歌。

山歌唱到联合国，
今生今世不白活；
民族文化放光彩，
道路越走越宽阔。

很想见到潘基文，
我要给他献歌声；
为了世界得安定，
奔波劳碌好费神。

衷心祝愿联合国，
要为各国掌好舵；

同在一个地球上，
和平共处唱欢歌。

山歌出口暖心扉，
如今中国已腾飞；
改革开放成就大，
神州处处响春雷。

邀请各国好朋友，
你到中国去旅游；
迷人美景观不尽，
事业发展有奔头。

山顶有花山脚香，
桥下有水桥面凉；
桂林山水甲天下，
欢迎各位去观光。

壮乡面貌美又新，
山水有意人有情;
待客已有好茶饭，
更有山歌敬亲人。

我们两个是夫妻，
好比山中老画眉；
一年四季歌不断，
今天特地露一曲。

山歌唱了几十年，
唯有今日最新鲜；
来到纽约把歌唱，
真是越唱心越甜。

飘 香


